






但通常都會看見他們困窘的表情，為難地回答我說家裡沒

錢，那時我心裡真的很難過，連這裡經濟情況好的同學都

無法繼續讀大學，那麼其他人呢？此時心中便有無限的感

慨，給了他們想像的翅膀，卻苦無可以飛翔的天空，那是

多麼痛苦的一件事情啊！真的很希望能給他們一個目標，

飛得到的目標，或許改變不是一蹴可幾的，眼光得放更久

點，先從當老師開始，慢慢有點小錢開雜貨店，再養育其

小孩獲得更好的機會，逐漸地讓這地方生活更好。

    這將會是條很長很長的路，光想到他們必須肩負的未

來以及人生，就讓我很難過。在台灣，每個小孩總是能有

個很遠大很遠大的夢想，要當工程師，要當律師，要當太

空人，一個個光明美好的志向，等著他們去築夢去實現，

因為他們背後都有個幸福的家庭去支持，但這群學生，有

的不是綺麗的夢想，而是不能逃避的宿命，他們必須做他

們下一代，或者下下代的基石，他們只能想像樓頂湛藍的

天空，想像女兒孫子的笑容，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在這一個

月盡力付出，好好照顧他們，扮演一個溫室的角色，能讓

他們暫時逃避現實的追捕，遺憾的是我覺得我做得還不夠

好，要是能再重來，我一定會再加倍努力為他們上課，再

加倍為他們付出，因為他們都擁有要求美麗人生的權利。

改變的契機

    記得某一天晚上，蔚齡姐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們家訪

遇到一個肺癆很嚴重的病人，一直不願意就醫，最後半強

迫地讓他到暹粒專門治療肺癆的醫院，當蔚齡姐他們實際

去醫院探病的時候，才發現那是個有如煉獄般的地方，一

間間隔離的高腳屋，滿地廢棄的醫療廢棄物，昏暗的燈

光，以及連續不斷的咳嗽聲。不久後，那病人死了，協會

在幫忙處理喪事時，家屬和蔚齡姐說，很謝謝姐姐的好

意，但假如他沒有去那家醫院得話，也許活得更久。另一

個例子，一個得了愛滋病末期的媽媽，也是屢勸不聽，不

願意去醫院看病，但在蔚齡姐勸說下，終於願意到醫院治

療。到醫院時，只見簡陋的木板床，上面鋪的草蓆還有菜

渣殘留，等了好久都沒有醫師出現，陪伴的協會專員只好

把「我們是機構，會負責醫療費用」的說法抬出來，才請

出醫生，還特別請醫生照顧那位病人，之後才安心的回

去。但沒隔幾天，那個人的弟弟跑來跟蔚齡姐說，幾天

後，他姐姐手臂打針的地方腫成好幾倍，那天晚上就已經

奄奄一息了，醫生看她快死了，就在半夜把她從醫院趕到

街上，她弟弟連夜用推車把她帶回家，但在半路就斷氣，

短短幾天，一個生命就消逝得無影無蹤。

    而另一個切身的經驗，則是蕙鈞在最後的周末出遊前，

一不注意，戴上了變形的隱形眼鏡，結果拿不下來，一直

嘗試到晚上，因為不放心當地的醫生，所以蔚齡姐決定到

金邊的大醫院就醫，那天晚上她們跑了好幾家醫院，不論

是當地的大醫院，還是私人診所，都無法處理。最後有一

家醫院的醫生，很有把握地說這情況很常見，許多外國人

來柬埔寨戴了隱形眼鏡後，都拿不下來，還好她這裡有機

器可以拔，於是就給了蕙鈞一些藥水，也拿了錢，結果隔

天，那個醫生便翻臉不認人，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一直

說隱形眼鏡消失了。到了快中午的時候，蔚齡姐就決定讓

蕙鈞回台灣了，還好之後沒甚麼大礙，不過也顯示了柬埔

寨醫療是多麼的匱乏和不完善。

    其實在來之前，我對醫生這行業，並沒有太大的希冀，

感覺上，這是條很窄的路，踏上後就得沿著一定的路走下

去，背名詞、實習、值班、升等、住院、主治、主任、退

休，你知道你的結局會是甚麼，所以你不會想走得很快，

相反的你會抱持著一種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但自從來

了柬埔寨後，看到了許許多多的人事物，讓我重新省思對

醫生這角色的看法，這是個可以幫助人，同時也可以致人

於死的職業，而我想要幫助人，所以我不能再苟且地生

活，因為每一分每一秒，在這地球的某個地方，都會有需

要幫助的人，也許我們不能親自去解救幫忙他們，但我們

可以努力扮演好我們的角色，再貢獻出這個角色所產出的

價值，去和那些需要的人分享。我想協會也許可以考慮用

些較長期的志工，每年都去幫忙，這樣經驗比較足夠，也

會省去一些訓練的時間與金錢，真的希望以後能參與長期

的服務，為了能幫上忙，我會努力學習的。

回首

    一個月好短，我們總是在回首時，才驚覺已經逝去的

美好，閉上眼，彷彿還在那綠油油的稻田裡騎著摩托車追

風，回憶一個個浮現，第一天認識的青澀，音樂猜謎課的

搶答、搶地球儀、石頭彩繪時的大雨、坐在階梯上一起吹

笛子、拿鏡子照來照去、大步跑遊戲、戴著面具嚇來嚇

去、驚人的七十二變、躲在後面假裝睡覺、寫生時的混

亂、和學生騎腳踏車去喝飲料、吃完烤肉回來時的傾盆大

雨、上課前白板的塗鴉、每次音樂課的貓抓老鼠大戰...；
腦中不禁想起學生們的耳語：老師，你明年會再來嗎？老

師你不能忘記我喔！每次想到這心裡便非常難過，就像惠

如姐說的，承諾不是件簡單的事，現在的我們根本就沒有

做任何承諾的本錢，可是我相信我們都得學會長大，學會

承諾，學會答應別人的請求，然後做到；雖然我聽了惠如

姐的話，每當他們這麼問時，我總是含糊避過，但內心真

的有如刀割般痛苦，我真的好想一口乾脆地說「我一定會

回來的」，但是未來的變化我們總是無法預知的，我真的

好怕自己會忘卻那在遙遠一方還在思念著我們的學生，也

許對我們來說，這個暑假只不過是青春的小插曲，但是對

他們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我想我在

這偷偷地許個願，願明年暑假，我們能在覺群參加學生們

的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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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再會了，那規律單純卻活得實實在在的日子，

再會了，那漸漸從過去的陰影中甦醒的柬埔寨，我無法肯

定的說我的到來與離開，可以改變些什麼，但我相信我已

經撒下些種子，在未來的某天，會長大、會發芽、會茁

壯，他們會用自己的力量保護屬於自己的故鄉。

後記

    在回到台灣的這一個多禮拜，還是陸續和一些學生有

連繫，總是不斷的鼓勵他們好好加油讀書，但每當說到希

望他們能繼續讀到大學，總是一陣沉默，其實我們心裡都

知道那是個遙遠的夢，相對於台灣整天說甚麼爛大學生的

議題，心裡好痛，好希望能找到個方法讓他們都能讀到大

學，成為當地出色的人才，在地球的那一端繼續努力奮

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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